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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语”和“全球华语”

施春宏（北京语言大学） 对世界各地的“华

语”，有称作“全球华语”的，有称作“国际华语”

或“世界华语”的。经过多年思考和探讨，学界近

些年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大华语”。所谓“大

华语”，是指“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

人的共同语”（参见李宇明主编《全球华语大词典》

之序）。陆俭明特别指出：“我们所说的‘大华语’

跟先前有人所说的‘大中华语言圈’的概念不同，

‘大中华语言圈’涵盖了北京话、广州话、闽南话、

客家话等；而我们所说的‘大华语’，指以普通话

为基础而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可以有一定的弹

性、有一定宽容度的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载《语

言战略研究》2016 年第 2 期）

就此而言，学界对“大华语”的内涵、性质和

范围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学界大多将华语在各个地

域（国家、地区）的分布视作地域变体，这些华语

变体有共通之处，也有特征差异。

首先，“大华语”，在命名视角和定位基础上

与“全球华语”以及“国际华语”“世界华语”等

说法有区别。“全球华语”“国际华语”“世界华语”

主要展现的是华语的范围性，而“大华语”贯穿着

华语基础“大同”、发展方向“求同”的理念。从

语言战略的角度来看，“大华语”的“大”在这里

是个“区别”词，而不是“形容”词，它区别于以

前一般意义上已广泛使用的“华语”概念，在此基

础上有新的拓展，引导新的认识。也就是说，“大

华语”的提出是有共同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和

民族情怀的，所谓“华语一家亲”即是如此。这里

面有内层外层、中心扩展之分，似乎体现出原型性

特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如何进行语言

规划、如何实施语言战略，有很大影响。

其次，从语言交际的层次性来看，两者似乎

也并不完全等同，甚至在一定的场合有进一步区分

的必要。这主要是由海外华语形成的历史和现状

所决定的。由于汉语还存在着与作为普通话／国

语基础的北方方言相差较大的其他方言（当然这并

不排斥这些方言跟普通话／国语有很广泛的共通之

处），那么以其他方言为基础而形成的海外方言变

体是否归入“大华语”中？显然，从语言谱系和地

理意义上说，它们也是“全球华语”的一部分，它

们和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华语共同构成了“全

球华语”。基于这样的考量，我们觉得不妨将“大

华语”和“全球华语”区别对待。浑言可同，但析

言有别。就此而言，不妨给“（全球）华语”做出

这样的定位：指为全世界华人使用的、以汉字作为

书写载体的语言；特指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全

世界华人的共同语，即“大华语”。否则，必然有

一部分“华语”（包括汉语方言）不能进入我们的

视野中，这显然是不利于全球华语战略的。就华语

研究的战略来说，也是如此。若此可行，那么“华

语”就可以作为两指的概念来使用，视使用的具体

情境和研究的具体目标而做差异性理解。显然，关

于这个问题，兹事体大，尚需深入讨论。

全球华语的历时研究与“全球华语史”

刁晏斌（北京师范大学） 当前，全球华语或大

华语已有差不多三十年的历史了。以往的研究中，人

们主要着眼于共时平面，以两地或多地之间的差异描

述以及相关的分析解释为主要内容，而对于其历时平

面的发展变化，包括各变体及总体的形成过程以及此

后的发展演变事实及其脉络等关注较少。我认为全球

华语的历时研究应该进入学界的视野了。

全球华语的历时研究应该研究什么，怎样研究？

一、选择两个立足点。一是立足于“分”，研

究全球华语各变体是怎样形成的，其形成过程，具

体语情及发展变化等；二是立足于“合”，即在全

球华语的整体观下来观察与分析各华语子社区及各

变体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在当今信息化时代的最

新变化，即趋同性的发展变化。

二、确立两个参照。科学研究离不开比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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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华语及其研究来说尤其如此，而建立两个参

照，正是为了更好、更集中地进行全面的历时比较

研究。一是普通话圈的参照，可以用现在的某一部

或某几部比较全面的现代汉语教材或专著以及典范

工具书为依据，进行普通话与域外国语／华语的历

时比较研究。二是国语／华语圈的参照，或者再细

致一些，两者各取其一，来进行与普通话圈以及二

者之间及其内部的历时比较研究。

三、明确两个层次。两个层次大致是我们给这

一研究进行的定位划分，而这也可以理解为两个具

体目标。一是拾遗补阙，全球华语的历时发展变化

基本属于遗缺，需要弥补；现有的研究已经涉及各

变体的诸多方面，但是往往缺乏历时角度的观照、

考察和表述，这也是需要补上的，这方面基本有向

上（由例到类）与向下（由浅入深）两种取向。二

是发凡起例，建立全球华语及全球华语学下的一个

新的分支学科“全球华语史”。

已经有人就东南亚华语的形成及发展提出“华

语史”的概念，而全球华语史则是华语史的扩展版

和升级版，而支持其成立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依据

是，全球华语的形成及发展演变有完整的链条，有

充分的事实，而其背后则有很强的规律性和丰富的

理论内涵。

全球华语史主要包含以下几个要点：（1）全球

华语史是汉语的国际传播史；（2）全球华语史是现

代汉语史的一条重要线索；（3）全球华语史是汉语

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共同语海外推广历史及
“大华语”的现实意义

姚 敏（北京华文学院） 中国政府自晚清开

始关注到海外华人的语言使用状况。当时海外华人

绝大多数使用各自的方言，并根据方言形成了不同

的方言社区。由于语言不通，交流不畅，海外华人

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大。方言问题在海外华侨华人

内部还引发了不少矛盾与分歧。

为了使海外华人之间顺畅地进行交流和沟通，

晚清政府开始向海外推广“官话”。不同历史时期，

影响共同语海外推广的因素也不尽相同。晚清推行

官话主要是依靠有影响力的人士参与推动的；民国

时期的国语教育主要是通过发布语言政策、依靠

海外华文教育机构、借力海外中文宣传媒介等方

式共同实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取消

了“双重国籍”政策，无法对海外华文教育履行直

接管辖权。普通话、汉语拼音和简化字主要是依靠

大陆国际移民的迁移来影响海外华文教育和海外华

社的。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汉语国际声望的提高，

普通话、汉语拼音和简化字在海外的影响力得到进

一步提升。在此过程中，可以看出共同语教育对华

侨华人民族认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由于自清末以来中国历代政府的努力，海外

华人有了共同交流的语言基础，“大华语”研究在

新的时代背景下有了新的历史使命。随着全球一体

化进程的加速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华语”作

为一种语言资源和语言权利，越来越受到学者们

的关注。经过多年努力，华语研究者们对于“大华

语”“华语”“全球华语”的认识和表达逐渐清晰、

趋同。李宇明教授的《大华语：全球华人的共同

语》一文，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战略上对

“华语”概念进行的提升。“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

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主要是为了突出强调现代

汉民族共同语对海外华社的影响，强调全世界华人

之间的交流和认同。与“world Englishes”等概念相

类似，其核心要义是为了强调一种全球视角和全球

意识，提出一种更高战略层次的语言观念。

大华语的教育价值

王 硕（北京语言大学） 在“大华语”战略

背景下，除了帮助学生掌握语言文字技能，华语教

育也应该体现文化传承和民族认同。

长期以来，语言学界一直强调语言是交际的工

具，并开展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和教学工作，但华语的


